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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二十世紀的全球革命浪潮中，被譽為「現代舞之母」的鄧肯（Isadora Duncan） 

成為了一種世界性的身體象徵：她是挑戰古典芭蕾的先鋒，是捍衞民族獨立的自

由女神，也是引領無產階級革命的英雄母親。鄧肯自傳在中國出版後，她迅速成

為1930、40年代知識界反覆爭論與詮釋的文化符號。在鄧肯身上，自由派發現了

一個自由表達與女性平等的身體；而左翼看到的卻是一個資產階級復古和情欲的身 

體。同時，經由歐美和蘇聯兩條路徑進入中國的鄧肯舞蹈，與中國現代舞的誕生、 

無產階級新藝術的創造和大眾體育教育的發展，也發生了隱秘而又複雜的關聯。

作為多元文化象徵的鄧肯在中國的旅行路徑，見證了二十世紀中國人在身體解放

與規訓、個人表達與國家主義、藝術與政治之間的緊張與矛盾。

關鍵詞：鄧肯（Isadora Duncan）　現代中國　自由　女性　身體

「鄧肯．以沙多拉 Isadora Duncan不但是十九世紀第一跳舞藝術家，並且

是人格偉大而很有文學天才的奇女子。」11932年，林語堂在《論語》半月刊 

第三期中撰文寫道。二十世紀初的西方舞台上，鄧肯（Isadora Duncan, 1877- 

1927）2摒棄芭蕾束縛的緊身衣、足尖鞋，薄紗遮身，裸腿赤足，開創了「自然

之舞」的新形式。因其對於古典芭蕾的反叛，她至今仍被譽為「現代舞之母」。

在二十世紀的世界革命浪潮中，鄧肯成為了一種多元的身體符號：她是挑戰

傳統的現代主義繆斯，是捍衞民族獨立的自由女神，也是引領無產階級革命

的英雄母親3。在現代中國，鄧肯舞蹈於1930年代經由西歐和蘇聯兩條主要

路徑進入，與中國現代舞的誕生、無產階級新藝術的創造和大眾體育教育的

發展，都發生了隱秘而又複雜的關聯。

自由、女性與大眾的身體
——「現代舞之母」鄧肯與二十世紀中國

● 杜春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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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學術論文 鄧肯自傳的首個中文版於1934年發行，隨後多個中譯本陸續出版，各類

期刊也紛紛對其進行廣泛介紹4。民國知識界對於鄧肯的興趣，已經遠超其

身為舞蹈家的方面。作為一種更大範圍內的文化象徵，鄧肯成為1930、40年

代自由派、左翼和女性主義者反覆爭論與詮釋的對象。自1980年代以來，中

國大陸和台灣業已出版了十幾個鄧肯自傳的新版本，繼續見證着她在中文讀

者中的魅力5。然而，受到傳統史學研究對象和方法的局限，鄧肯並未能夠

登堂入室，進入中國思想史、文化史的關注範圍。而在中國舞蹈史的領域，

鄧肯通常也只是作為早期西方影響的一個註腳出現6。同時，鄧肯研究的英

文著作，也多着力於她在西方現代舞蹈史中的位置，或者局限於個人傳記，

並沒有對鄧肯與現代中國的關係進行深入探討7。

鄧肯在中國的形象史，凸顯了代表現代性的女性身體在中國革命語境下

是如何被體驗、表現與再創造的問題。鄧肯對於民國知識界的衝擊，既有視覺 

身體上的，亦有思想觀念上的。她在中國的革命性，並不是基於哲學概念或

話語體系上的創造，而是在於形象、行為與情感等方面的表達。因此，本文

在研究方法上將鄧肯的思想表達和身體表現結合起來，綜合使用文本和視覺、 

影像資料，將身體作為政治權力、意識形態和話語角逐的對象與場所進行研

究。本文關注的核心問題是，作為世界性文化符號的鄧肯是如何被嫁接到中

國革命的語境中，並以此為基礎進一步探討自由、革命、解放等時代主題，

如何在現代中國展開討論並且具身化的過程。藉由鄧肯的個案研究，本文希

望能夠在中國文化史、舞蹈史與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交匯處提供一個新視角。

一　跨越時空：鄧肯的舞蹈生涯

鄧肯1877年出生於美國三藩市，於世紀之交到達歐洲開拓自己的舞蹈生

涯。在古典芭蕾仍然佔據了西方舞台的時候，鄧肯公開批評它機械的動作、

浮華的形式和空洞的內容導致其毫無美感、全無價值。在古希臘繪畫、雕塑

與建築的啟發下，鄧肯將自己「自然之舞」的理念付諸實踐，創造了一種全新

的舞蹈語言，也因而躋身世界聞名的舞蹈家之列。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臘藝

術不僅給鄧肯舞蹈提供了靈感素材，更是她將自己的新舞蹈合法化的有力話

語工具。在十九世紀舞蹈作為娛樂文化的背景下，鄧肯的對手既有反自然的

芭蕾中「超人的身體」，又有商業演出中「肉欲的身體」。鄧肯有意識地將自然

之舞與西方文明源頭的希臘聯繫起來，賦予它神聖的光輝，從而令其登堂入

室，成為在音樂廳、歌劇院、私人沙龍中演出並受到精英接受的高雅藝術，

實現了舞蹈從娛樂到藝術的蛻變。在倫敦、巴黎、柏林、維也納、布達佩斯、 

雅典和紐約，鄧肯的巡演受到觀眾狂熱的崇拜，她也因此成為西方主流媒體

追蹤的對象8。

除了古希臘藝術的啟發，鄧肯在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的哲學、 

瓦格納（Richard Wagner）的音樂和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詩歌中找到了自

己的思想基礎。她將舞者的角色從他人欲望投射的客體變為個人表達的主

體，從而成為現代主義潮流的代表之一。同時，鄧肯對於現代舞的開拓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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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義的發展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古典芭蕾的編舞通常只有男性，而女性

舞者則是作為商業消費的對象而存在。在鄧肯的新舞蹈中，女性的身體不再

被緊身衣、足尖鞋所束縛；舞者身着圖尼克式（tunic）的薄紗輕衫9，赤足而

舞，借助自由的身體實現由內而外的自我表達bk。這種新的身體語言，與

二十世紀風生水起的新女性形象和女性運動相輔相成。

1921年8月，深受「十月革命」勝利鼓舞的鄧肯應邀來到蘇俄，希望在這

裏實現她創辦免費舞蹈學校的畢生夢想。在教育人民委員部首任委員盧那察

爾斯基（Anatoly Lunacharsky）的幫助下，鄧肯成功地開辦莫斯科舞蹈學校，她

的首場公開演出甚至獲得革命領袖列寧的起身喝彩bl。當地的主要媒體對她

的演出大加讚賞，稱鄧肯的藝術是對於西方資產階級的反抗，是無產階級新

文化的代表——她成功地將一個無產階級的孩子塑造成為一名健康和快樂的

新人。總而言之，鄧肯「比布爾什維克還要布爾什維克」bm。一位世界知名的

舞蹈家，選擇脫離西方社會而投入共產主義世界的懷抱，對於新生的蘇維埃

政權是極好的宣傳。在以女性身體構建無產階級革命神話這一點上，鄧肯的

藝術理念與蘇維埃政權的使命產生了交集。

然而，鄧肯莫斯科舞蹈團從一開始就面臨着政治和經濟的雙重考驗。早

期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和席捲全國的大饑荒令蘇聯經濟形勢愈發嚴峻，對於舞 

蹈團的支持也日益捉襟見肘。同時，革命政權逐漸收緊對於藝術文化的控制。 

1923年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決定，藝術表演要為共產主義理念做系統

的宣傳。在1924年1月列寧逝世後，蘇聯政權加速了對於藝術的控制，絕大

多數的新舞蹈團體被關閉。鄧肯舞蹈團是碩果僅存的幾所舞蹈學校之一，但也 

被要求引入黨員以督導舞蹈團的活動bn。可以說，舞蹈學校得以存活主要是

因為鄧肯獨特的身份，以及其在國際媒體上為蘇聯發聲的角色；而這樣的依

賴關係，也令鄧肯自由之舞的身體，面臨着被國家化、工具化禁錮的危險。

1924年9月，鄧肯在蘇聯的篇章落下帷幕；她返回歐洲籌集經費，在漂泊

中度過了最後三年的生命旅程。而在祖國美利堅合眾國，鄧肯已因其紅色蘇

聯代言人的頭銜而廣受批判，甚至被剝奪了公民身份。1920年代的美國雖還

未達到麥卡錫（Joseph R. McCarthy）時代的反共高潮，但恐共、仇共的氣氛方

興未艾。在1922年美國籌款之旅的演出期間，鄧肯就被稱為自由世界的叛徒。 

此後的媒體報導也大多着眼於她的私生活與緋聞，而非舞蹈藝術。在日漸政

治化和商業化的西方語境下，以及依舊不平等的社會與性別的等級制度中，

鄧肯的身體不再被視為自由與革命的象徵，而是被污名化為「紅色妓女」bo。

1927年9月14日，年僅五十歲的鄧肯在法國因身上的紅披肩被捲入滾動

的汽車車輪而意外喪生。在學生愛瑪．鄧肯（Irma Duncan）的領導下，鄧肯莫

斯科舞蹈學校又持續了二十餘年。隨着蘇聯反普世主義運動的展開，任何非

百分百純粹的藝術都受到嚴厲的批判。鄧肯死後的舞蹈團，即便是增加了與

時俱進的革命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舞蹈題材，並且積極參與蘇聯的對外 

宣傳，卻仍然無法達到共產主義新藝術的要求。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新審

美標準下，鄧肯舞蹈對於蘇聯的價值愈來愈小；而鄧肯生前的宣傳作用，也

在冷戰的背景下不復存在。鄧肯莫斯科舞蹈學校最終於1949年關閉，直到

1970年代才在蘇聯重新興起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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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學術論文 二　自由與女性的身體：鄧肯與中國知識界

1920年代的中國已有對於鄧肯的零星介紹，例如《東方雜誌》1927年就曾

刊登一篇有關鄧肯生平的長文bq。但是直到1930年代鄧肯自傳在中國出版之

後，鄧肯才真正成為文化界一個為人熟知的名字。據現有材料推斷，林語堂

是將鄧肯自傳引入中國的關鍵人物。1932年，林語堂在多家報刊上發表有關

倫敦出版的鄧肯自傳的專文，並且建議將其譯成中文br。兩年之後，兩個中

文翻譯版本《天才舞女鄧肯自傳》（孫洵侯譯）和《鄧肯女士自傳》（于熙儉譯）

先後於上海生活書店和商務印書館問世bs。中學生書局和啟明書局於1935和

1938年又出版了兩個新譯本，並將之作為暢銷書籍收錄於各自的文學名著叢書 

之中bt。知識界對於鄧肯的關注在抗日戰爭期間也未停止，地處戰時孤島的

《萬象》雜誌，1944年分兩期刊登關於鄧肯的長文ck。抗戰勝利後《鄧肯女士自

傳》被收入「新中學文庫」，作為教科參考書使用，到1949年已出版到第八版。

這一「鄧肯熱」也由單純的書評發展為對鄧肯舞蹈、人生與思想的綜合論述。

可以說，在1930、40年代的中國文化界，鄧肯成為了一位傳奇舞者。

鄧肯在舞蹈中對於自然的崇尚和商業文化的批判，與當時中國反思工業

主義的文化思潮和藝術運動有着異曲同工之妙，又與林語堂所推崇的中國人

的生活理想與價值審美十分相符。鄧肯自傳中的詼諧談吐，與林語堂所引 

入和倡導的「幽默」的新理念不謀而合。另外，鄧肯對於舞蹈形式所作的文 

藝復興式的創新，用來描述林語堂也是大體成立的。1932年，林語堂創辦 

了以《論語》為代表的一系列別具一格的中文雜誌，之後又出版《吾國與吾民》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生活的藝術》（The Importance of Living）、《孔子 

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等

英文暢銷書，將中國文化哲學介紹給西方讀者。正如他對於鄧肯舞蹈的評價： 

「雖說發端於崇拜希臘的藝術文化，見解立說卻是她自己的。」cl有異於新文

化運動的旗手對於傳統的徹底批判，林語堂致力於對中國文化的現代闡釋；

與其單純地打倒孔家店，毋寧說他努力在廢墟上重建中國的現代性。作為普

世主義自由派的知識份子，他既反對共產主義，又反對國民黨政權中的法西

斯主義傾向，代表了當時左與右之外的另一種現代性cm。

1930、40年代隨着日軍侵華的加速，自由主義的理想受到國家主義話語

的嚴重挑戰。此時此地談「趣味」、談「復古」，既需要不懼時評的勇氣，更應

該理解為一種政治宣言。在日漸收緊的輿論環境中，自由派知識份子如林語

堂以趣味反對主義，以獨立表達抵抗言論控制，以個體解放挑戰集權政治，

試圖於傳統的廢墟中建構現代的藝術。在這樣的背景下可以認為，鄧肯的核

心精神——「最自由的身體裏有着最崇高的精神」，是她在中國受到自由派知

識份子推崇的主要原因cn。孫洵侯的鄧肯自傳譯文最初就是在自由主義報人

儲安平主編的《中央日報》副刊「中央公園」上連載co。浙江大學教授李絜非在

鄧肯自傳書評中讚頌其舞蹈凸顯了「希臘的精神」——「肉的本能的，自由主義

的，現世的，自我之滿足的，自然主義的，智識的與藝術的」cp。對於從未觀

看過鄧肯舞蹈、甚至也未必抱有興趣的中國自由派文人而言，鄧肯的舞蹈與

價值，正是在於一個無法被傳統社會和國家政權所規訓的身體，所謂「美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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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真理是美——世間一切便包括在此」cq。這與他們在集權統治下對於思想

言論控制的抗爭一脈相承，且延續了五四以來的啟蒙話語。

在中國知識界對於鄧肯的評論中，另一個突出的面向是其作為現代女性

的一面。林語堂就提到鄧肯對於「凡塵恩愛之辯護」，即便在西方女性自傳中

也實屬罕見cr。在中文書評中，常被引用的是鄧肯作為女性的經歷和女性視

角：她高聲頌揚性的衝動與快樂，袒露與情人之間的纏綿糾葛，戲弄庸俗的

富商和名人追求者，反對婚姻制度cs。她寫哺乳時不可思議的驚喜、女性分

娩的疼痛，又控訴一位鄉村醫師不給自己注射麻醉劑、強行接生的行為。她

寫道：「不要再談甚麼婦女解放運動或是參政運動，除非她們設法解決這種慘

無人道的生育方式，否則這些活動都只是白費心機罷了。」ct

如前所述，現代舞的發展從一開始就與女性運動相輔相成。鄧肯的新舞蹈 

掙脫了芭蕾對於身體的束縛，打破了維多利亞時代對於女性身體的禁錮，又挑

戰了現代商業文化中對於女性身體工具化的企圖。同時，女性解放的主張不只 

體現於鄧肯的舞蹈中，更貫徹於她的生活中。她抨擊婦女在婚姻中所受到的

不公平待遇，反對傳統的戀愛觀和婚姻制度的約束，並且在現實中選擇公開

未婚生子。其實，鄧肯在1920年代選擇去俄國朝聖，很大程度上也是基於她

的女性平等理想。對於眾多1920、30年代尋求婦女解放的知識女性而言，共

產主義的魔力在於提供了絕對的平等，紅色蘇聯象徵着終極自由的烏托邦；

而鄧肯就是最早受其感召而至的美國獨立女性之一dk。鄧肯的這些主張和行

動，經由媒體的報導與自傳的出版而廣為人知，也令她成為了當時女性解放的

標竿。在1930、40年代的中國，早期的「新女性」進步話語不斷受到保守勢力

的抨擊，蔣介石政府自新生活運動以來，更是收緊了對於女性身體和道德規

範的控制dl。鄧肯的新女性形象，與新文化運動以來女性解放的精神相吻合：

一方面是她在舞台上赤足裸腿、薄紗披身、自然之舞的視覺衝擊；另一方面是 

她對於女性戀愛、未婚生養、財產和離婚等權利的身體力行所帶來的思想衝

擊。因此不難理解，鄧肯自傳在都市青年與女性讀者中受到了格外關注。

與自由主義者的頌揚相比，左翼話語對於鄧肯的評價則更為混雜。早在

1922年，派駐蘇聯的瞿秋白就稱鄧肯為「革命的美人」，並翻譯了她刊登在蘇聯 

報紙上的〈新藝術與群眾〉一文。在這篇文章中，鄧肯強調藝術中群眾不是作

為「觀者」而出現，而是與「舞台上的演劇者」融為一體，來共同「表顯其革命的 

興感」。關於無產階級新藝術的具體實踐，她寫道，大劇院應當對人民群眾免

費開放：「每次先以政治的演說詞，藝術論壇，然後繼之以劇樂；當令革命意

義的『諧奏樂』有所表現」，從而將藝術發展為「美的新宗教」。鄧肯提倡「現時

的藝術時代，應當融洽於『生活』，不但不能後於生活一步，而且還當為人類描

畫『將來』的理想」，反對「今天那種弱微的藝術，娛樂的藝術，觀者的藝術」dm。 

這種對於舊藝術的批判、新藝術的創造觀，與瞿秋白本人的看法不謀而合。

一年前，瞿秋白就曾寫道：「清歌變成了醉囈，妙舞已代以淫嬉⋯⋯一切資產

階級的藝術文化漸漸的隱隱的暴露出他的階級性：市儈氣」，終將對「清明 

健爽的勞作之歌讓步」dn。這篇〈黎明〉後來成為瞿秋白記錄旅蘇感受的《赤都

心史》的首篇。回國後，瞿秋白很快就成為了左翼文化運動和蘇區文藝創作的

直接領導者，將他對於文藝大眾化和無產階級新藝術的理念付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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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學術論文 然而，瞿秋白所肯定的鄧肯舞蹈觀，並沒有被1930、40年代的左翼文化

界所廣泛接受。1936年一名評論者一方面讚賞鄧肯「創造了現代舞藝的基

礎」，並且因為「反對有閒階級的享樂工具」而投身蘇俄舞蹈事業；另一方面又

稱鄧肯「不理解藝術在改造社會中的作用和意義，因此，她的跳舞藝術，在形

態上雖然健全，但在社會內容上確是很貧弱的」。總而言之，她「在反抗有閒

階級沒落時代的舞藝的鬥爭中，建立了自己的藝術生命；但是，又在復古的

意識中，結束了自己的命運」do。中共直接領導或左翼的女性主義刊物對於鄧

肯的評價，也逐漸由讚賞和中性的態度轉為批判。曾經翻譯過鄧肯自傳的詩

人關露，在1940年的《上海婦女》上撰文，讚頌鄧肯為「獻藝於俄國的勞苦大

眾之前」的「革命精神的大眾藝術家」dp。同年廣州《婦女世界》的創刊號中，

對於鄧肯的評價語言則顯得模稜兩可：她被稱為「一個享樂主義者，一個崇拜

肉體者」，「她的戀愛觀是超凡脫俗的」dq。到了內戰時期，《現代婦女》雜誌對

於鄧肯的愛情觀和藝術的雙重批判已經十分鮮明：她因為對於「情欲的生活」

的追求，就忘了理想、忘了藝術，「避免不了空虛和悲哀，她是一個十足女人

式的女人！」dr與正在興起的無產階級新藝術相比，鄧肯的「藝術卻始終停留

在唯美主義的階段，客觀上還是成為資產階級的欣賞品」ds。

可以看出，在日漸激進的文化氛圍中，曾經作為女性解放代表的鄧肯，

逐漸成為了左翼批判的對象。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對於藝術形式和內容的

發言，凸顯了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和對象問題的重要。在藝術政治化的語境

下，復古絕非創新；無論是林語堂的孔子、老子，還是鄧肯的希臘塑像與舞

蹈，都成為了保守反動的標誌。同時，中國的女性解放話語也正在經歷由

五四時期個體的女性到左翼文化中大眾的婦女的轉變dt。而鄧肯從追求自由

到追求情欲，從為了勞苦大眾舞蹈的革命藝術家到資產階級欣賞品的形象轉

變，也正是此時代風潮中的一個縮影。

三　現代與大眾的身體：鄧肯與中國舞蹈

與知識界的「鄧肯熱」相比，鄧肯對中國舞蹈界的影響可以說是以更加「潤

物細無聲」的方式進行，對其評價也沒有那麼涇渭分明。其實，現代中國舞蹈

從一開始就留下了鄧肯的印記。最早在西方學習舞蹈的裕容齡，1899年隨出

任駐法公使的父親裕庚前往巴黎居住，有機會向剛到巴黎不久的鄧肯求學，

並在她創作的希臘神話舞劇中飾演角色。回國之後，裕容齡先在紫禁城裏為

慈禧太后表演宮廷舞蹈，後於民國時代繼續其新型中國舞蹈的創作ek。從僅

存的舞蹈影片中可見，裕容齡舉臂伸展的上肢，立足於地面的腳步動作，比起

其後來學習過的芭蕾，更加接近於鄧肯自然之舞的風格el。而被譽為中國現

代舞蹈奠基者之一的吳曉邦，1934年就閱讀了新出版的鄧肯自傳，並在日本

留學期間繼續探索芭蕾與現代舞之間的區別，回國後開創了中國新舞蹈em。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前文提到左翼文化界對於鄧肯舞蹈的資產階級屬性

有所批判，新生的中國無產階級藝術在創作中卻受到其直接的啟發。早在

1926年底，鄧肯的學生愛瑪就已帶領鄧肯莫斯科舞蹈團「橫越西伯利亞到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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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高潮的中國去表演」en。舞蹈團從東北進入中國，先後在哈爾濱、北平、

上海和漢口等地演出。除了通常歌頌自由和革命的節目之外，舞蹈團在1927年 

1月漢口的演出中還特意加入了為紀念孫中山逝世一周年而做的現代舞《國民

革命歌》，以及鄧肯親自創作的《中國婦女解放萬歲》，以慰問正值北伐高潮 

的國民革命軍和人民eo。儘管有些政治色彩濃重的節目在此前上海的演出中

被省略，舞蹈團還是受到了包括田漢在內的上海左翼藝術家的歡迎。漢口演

出不久，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漢陽鐵廠俱樂部就上演了以《少年先鋒隊歌》和

《國際歌》為背景音樂的節目《紅旗再起》，而它正是鄧肯原作的翻版ep。在新

都武漢，舞蹈團受到國民政府要人的歡迎，1927年1月14日的演出更特別邀

請了五百多名國民政府委員觀看eq；此次在中國的演出很有可能得到共產國

際駐中國代表鮑羅廷（Mikhail Borodin）的協助。鄧肯與鮑羅廷於1921年在莫

斯科相識er，而此時的鮑羅廷已成為中國政壇舉足輕重的人物，前不久他剛

在中共和國民黨左派的支持下，推動了國民政府遷都武漢，直接對抗蔣介石

政權。無論鮑羅廷是否直接參與組織了本次演出，在當時的語境下，鄧肯莫

斯科舞蹈團的中國之旅都被認為是出於蘇聯政治宣傳的需要；而在漢口的演

出也應在蘇聯援助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大背景下理解。

與此次演出相比，留蘇學生在將鄧肯舞蹈作為無產階級革命藝術引進中

國的歷程中，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1920年代，李伯釗、危拱之被中共派

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求學期間，她們觀看過鄧肯莫斯科舞蹈團的演

出，並參加學生戲劇團的表演。1930年代初，兩人回國並成為瞿秋白領導下

的蘇區文藝工作的核心人物，也由此將鄧肯舞蹈帶回中國。李伯釗創辦了工農 

劇社、高爾基戲劇學校等機構，編排了大量紅色舞蹈戲劇，用於慰勞前線紅

軍，其中就包括加入了中國本土元素的《國際歌舞》es。

鄧肯著名的原作是她為了慶祝「十月革命」四周年晚會而

特意編排的壓軸節目。1921年11月7日晚上，莫斯科大

劇院的觀眾隨着《國際歌》的奏響全體起立，齊聲高唱，

領頭的正是最高領袖列寧et。紅軍長征後，李伯釗又參

與了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創立，並在建國後擔任北京人

民藝術劇院、中央戲劇學院附屬歌舞劇院院長等職務，

繼續領導新中國無產階級新藝術的創建。

1930年代中國工農蘇維埃政權內的紅色歌舞，深受 

蘇聯革命文藝的影響，而其中不難發現鄧肯革命舞蹈的影

子fk。早在二十世紀初，鄧肯就開始塑造革命女性的形

象。1914年，鄧肯創作獨舞《馬賽曲》以歌頌革命精神。

舞台上她振臂高呼的動作，與法國油畫《自由領導人民》、

美國自由女神像中經典革命者的形象交相輝映，成為第一

次世界大戰中愛國主義、民族獨立的象徵fl。她1917年

創作的《斯拉夫進行曲》，表現了俄國農民從被奴役到解放

的艱苦歷程。在「十月革命」勝利後的俄國，鄧肯有更多的 

機會將反抗精神賦予革命主題的舞蹈當中，例如1924年

的《革命者》。此時，她身上紅色的圖尼克已成為共產主
鄧肯創作獨舞《馬賽曲》以歌頌革命精神（圖片來源：Lori	

Belilove	and	The	Isadora	Duncan	Danc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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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學術論文 義革命的專屬顏色，而她自己也化身為無產階級革命的英雄母親。在1921年 

《國際歌》的舞台上，鄧肯被上百個俄國兒童所簇擁，其母親的形象呼之欲出：

如果說這些孩子是無產階級的未來接班人，那麼作為老師和義母的她，也自然 

成為了革命英雄的母親fm。由此，鄧肯實現了從引領現代革命的自由女神，到

共產主義革命英雄之母的過渡。鄧肯自由之舞的重心，也由個人的解放發展為

民族國家的獨立解放，再到全人類從政治壓迫和社會不公中得以解放。

反諷的是，鄧肯畢生反對的資產階級芭蕾，並沒有如她所料而腐朽衰落， 

反而在她死後重返蘇聯的主流舞台，並受到大眾歡迎。在紅色中國，儘管大

部分觀眾難以理解陌生的芭蕾語言，但革命樣板戲令芭蕾在文化大革命中風

靡一時，並且成為中國向世界輸出的無產階級藝術的代表fn。不過，如果就

此認為鄧肯舞蹈與1940年代後的中國革命藝術水火不容，這樣的線性論述也

許過於簡單。根據現有舞蹈史研究和當代鄧肯舞蹈傳承者的重構可以推斷，

《革命者》中緊握雙拳、振臂高呼的女革命者，與《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中

覺醒的女性英雄形象形神俱似；而其中婦女解放的主題更是十分一致。以 

鄧肯原作為基礎翻版的《紅旗再起》中，手舉紅旗、冒着炮火奮力前行的革命

者，倒下又站起，前赴後繼，直到最後的勝利，這和「一紅一白」經典舞劇中

手揮黨旗、引領革命的英雄形象，也可謂神肖酷似fo。在蘇聯時期的舞蹈中， 

中年鄧肯借助強烈的情緒和身體的緊張感來渲染革命的狂潮。她運用更為現

實主義的表現手法，凸顯了壓迫與反抗的時代主題，創造了將群眾和表演者融 

為一體的「美的新宗教」fp。由此可見，鄧肯舞蹈與社會主義革命藝術的關聯， 

遠比1930、40年代左翼政治性的敍述中所呈現的截然對立要複雜得多。

除了狹義層面的舞蹈藝術之外，在現代中國的兒童與體育教育中也可以

捕捉到鄧肯舞蹈與理念的身影fq。如林語堂所說：「中國小學生跳舞時兩手作

波動勢」，是拜鄧肯所賜fr。他提到的波動姿勢，正是鄧肯開創的自然之舞中

仿似樹枝搖曳、波浪起伏的經典動作。長期投身中國教育的德國音樂家衞西

琴（Alfred Westharp）曾專門撰文介紹鄧肯希臘式舞蹈的原理和價值。他認為

「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身體的問題」，因為「中國數千年的文化，都偏向精神一

方面發展」。因此，中國的現代化急需「身體復活」的訓練。而鄧肯舞蹈身心合

一的理念，使「教育有自然原動力」，令中國「重生身體」fs。另一位評論家在

觀看完鄧肯莫斯科舞蹈團的演出後，也強調鄧肯對於大眾尤其是兒童教育的

意義。他提出儘管鄧肯舞蹈不會受到中國以道統自命的一般教育家的認可，

但她的舞蹈強調人體的自然發育，實踐了日常生活的運動健美，並結合了身

體教育與精神教育，從而實現對於人的教育與改造ft。

其實，鄧肯前往蘇聯的初衷，就是為了開辦舞校以發展自然之舞的兒童

教育。對其而言，用舞蹈解放青少年的身體和心靈，遠比訓練專業舞者演出

更為重要。鄧肯普及兒童舞蹈教育的理想受到「十月革命」的核心領導人之一、 

當時正擔任首任蘇聯最高體育委員會主席的波德沃伊斯基（Nikolai Podvoisky）

的讚賞。他曾邀請鄧肯幫助訓練新士兵與共產主義青年團成員，並在莫斯科

的紅色體育場組織了六百多名無產階級兒童的訓練，試圖將之納入培養蘇維埃 

新人的宏大構想之中gk。鄧肯的到來又正逢蘇聯發展大眾與競技體育的歷史

契機，因此也影響了蘇聯競技體操運動的新形式gl。1930年代開始發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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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蘇聯大眾體育模式，對當時中國國共兩黨的體育實踐都有顯著的影響gm。

然而，鄧肯裸腿赤足、身披圖尼克的現代女性身體語言，終究不是「短褲赤腳

黑臉粗皮」的無產階級身體表現gn。儘管鄧肯在蘇聯期間增加了勞動者和革命

英雄主義的舞蹈題材，但鄧肯本人既不欣賞俄國民間自發的農民舞蹈，也不

贊同波德沃伊斯基領導下的去除女性色彩和性別意識的蘇共青年團形象。她

認為穿襯衫燈籠褲的女團員「看起來不如男孩那麼好看與自由」，她們應該穿

上短袖圖尼克，和男孩子手牽手，而不是追隨其後go。

可以說，在崇尚自由解放的鄧肯舞蹈教育與強調人民身體規訓和控制的

國家主義塑形之間，充滿了緊張與矛盾。作為一種流動與多變的現場語言，

舞蹈轉瞬即逝，極難捕捉、記錄或是保存，再加上鄧肯舞蹈影像和編舞記錄

的缺失，都令研究者理清鄧肯對中國舞蹈的具體影響十分困難。也許，和她

本人的多重象徵性一樣，鄧肯舞蹈的魅惑正在於其語言的流動、靈活與多元； 

這些特質令鄧肯元素得以嫁接到中國紅色舞劇和兒童體育教育之上，以新的

形式得以延續。

四　結論：革命的身體——鄧肯的文化象徵

在鄧肯傳奇的一生中，她扮演了很多角色：有創作自然之舞的先鋒，有

捍衞民族獨立的自由女神，還有歌頌階級平等的英雄母親。甚至在去世前不

久，她還試圖再一次重塑自己，成為「美國精神」的代表。她在自傳接近尾聲

時寫道：「當聽到別人稱我的舞蹈為希臘式時，我覺得好笑又有些諷刺」，作

為「清教徒的產物，我的舞蹈屬於美國」gp。

那麼，鄧肯究竟是自由主義藝術的先鋒，還是無產階級文化的旗手？鄧

肯一生留下極少的影像資料，以便控制自己形象的傳播；同時她也有意識地

通過自傳書寫個人歷史，建立自我敍述。一次在美國接受訪問時，鄧肯曾說

道：「我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或一個布爾什維克。我的丈夫和我都是革命

者。所有的天才都配用革命者這個名字。」gq也許，她一以貫之的，只有反叛

與創新的「革命者」形象。

其實，鄧肯更應被視為一種文化象徵，她的多元性令眾多持不同甚至相

反政治立場、美學理念的人都可以在這個符號中找到契合自己的訴求。在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歷史浪潮中，鄧肯一直不斷為自己的舞蹈形式尋

求新的合法性，而她自己也成為了大變局中鮮明且流動的時代符號：她是離

經叛道、崇尚自由的現代主義繆斯，是女性解放身體力行的先驅，也是布爾

什維克「萬有平等」的信仰者。

在二十世紀中外歷史的交匯處，鄧肯的符號被引入中國，發展出別樣的

姿態。自由派知識份子看到的是一個自由表達與女性平等的身體；而左翼看

到的卻是一個資產階級復古和情欲的身體。這些對於鄧肯身體的迥異詮釋，

為我們提供了1930、4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一個側影，凸顯了代表現代性的女

性身體在中國革命語境下是如何被體驗、表現與再創造的。相比之下，鄧肯

對於中國舞蹈的影響則更為多元與微妙，在中國現代舞的誕生、無產階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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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學術論文 藝術的創造和大眾體育教育的發展等重要時刻，都可以捕捉到她的身影。可

以說，鄧肯舞蹈在中國的旅行路徑見證了二十世紀中國人在身體解放與規

訓、個人表達與國家主義、藝術與政治之間的矛盾與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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